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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变革及其小说史意义

———以上海、广州为中心

邓大情 孙 逊

摘 要:鸦片战争的失利，迫使清政府开口通商，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批由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新型商业贸易城市
随之兴起。这些城市所形成的新结构和新功能，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旧模式。作为与城市关联密切的一种文学样式，
近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亦随之呈现出相应的变革。城市书写的空间不断拓展，由对城市地标建筑的笼统书写发展到进
入城市肌理的各种生活细节。小说主角由传统市民向近代都市人蜕变，而在叙事形式上则呈现出从注重时间维度到以
空间为中心的转换。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这些变革，成为都市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具有了一种承上启下的小
说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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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与城市关系密切。城市经济文化的
繁荣促进了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而反过来小说又

可以生动地再现城市的生活场景。通过小说之笔

触，中国古代之长安、洛阳、汴京、临安、北京、南京
等城市无不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及至近代，
伴随着中国大门被打开，外国各种新事物潮水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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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涌入，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

着城市的生活。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以农业为基
础、农村为主导的城乡一体传统城市格局被打破，
出现了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意义上的
新型商业贸易城市。这两个城市虽然名称古已有
之，但是它们在近代的发展，早已超出旧有的格

局、功能和形态。因此体现在近代小说中的城市
书写，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较之于古代小说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一、从城市地标到城市肌理: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空间拓展

在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中，其城市书写多为写

意式的笼统刻画，因此从小说展开的城市地理空

间来说，往往会集中在具体的几个点，正如学者所

分析的那样:“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描写，在中
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

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

节”(孙逊 刘方 162)。这些城市地标是城市的
名片，它浓缩了城市的形象、内涵和气质，反映出
一个城市最独到的文化韵味。如我们非常熟悉的
唐人小说中的曲江，宋话本中东京的金明池、樊
楼，临安的西湖，以及明清小说中南京的秦淮河、
苏州的虎丘、扬州的平山堂等。许多古代小说都
以城市地标作为故事发生和展开的背景，强化出

这座城市的个性形象、文化传承和精神气质。
古代小说城市书写抓住地标性建筑重点描画

的处理方法在近代小说中有所继承。例如上海的
四马路、城隍庙、龙华寺，广州的珠江等，它们都是
两个城市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所以在近

代小说中仍然是描写的热点。如“笙歌彻夜，灯
火通宵”的上海四马路，不仅市面商业繁华，而且
还是上海最著名的红粉街，甚至成为当时全国城

市青楼业的一个标杆。城隍庙、龙华寺也不再是
单一的宗教场所，由于信徒众多，来往烧香络绎不

绝，它们又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不过随着
近代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近

代小说城市书写在空间处理上较之古代又有了不

小的变化。具体言之，小说书写已经不局限于对
这些标志性城市建筑的集中刻画，而是在书写空

间上大大扩展，渗入到整个城市的肌理，从而真正

走进都市社会的各个角落，抓住生活的各种细节。

近代小说敏感地把握住了城市功能的转变，

凸显商业都会的特征。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
批商业都会城市，其政治功能已大大弱化，明显区

别于古代长安、洛阳、汴京、临安、北京、南京等作
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市。这种改变反映在近代
小说的城市书写上，它已经不再像古代小说那样

着重铺叙都市中皇权的威仪、官宦的排场以及城
墙的雄伟等，而是集中描写商业都会中各种富有

现代特征的城市新景观。例如以《新上海》、《海
上繁华梦》、《十尾龟》、《痴人说梦记》、《海天鸿
雪记》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它们描画上海这座
现代商业都会，已经不满足于以往那种浮光掠影

式的叙述或是地标式的点画，而是具体到各条街

道以及各个景点，以浓重的笔墨书写都市中的繁

华景观。如上海的三马路、宝善街、棋盘街等，无
不是市面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可谓是“说不
尽夷场风景，描不尽海上繁华”。而《廿载繁华
梦》、《自由女》、《发财秘诀》等小说，同样生动呈
现了一个“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的热闹广州。
广州、上海作为重要贸易港口的性质在小说

中得到体现。两者在古代就与国外往来密切，近
代又同时成为最先向西方开放的城市，它们与国

外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其经

济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广州在清代曾一度作为全
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即便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逐渐
被上海赶超，其外贸经济仍然不容忽视。在香港
崛起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往来更是紧密，以致有

了“省港不分家”之说。上海由于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开埠后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取代广州成

为了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

其便利的交通、充足的货源，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客商，小说《负曝闲谈》中甚至把它与伦敦、巴
黎、纽约并列为天下最繁盛的四大码头(蘧园
291)。在《新上海》、《市声》、《九尾龟》、《宦海
钟》、《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
说中，还写到了从直隶、广西、江西、安徽、南京、广
东等全国各地来上海采购的客商，其置办的商品

包罗万象，包括了从洋枪洋炮等军工用品到新式

民用机器、精美生活用品、教育文化用具等各类东
西，而这些货源的充足正说明了上海在与外洋贸

易方面的优势，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化贸易中心。
小说还揭示出近代都市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

各种细节。首先是市民的生活无论从物质到精神

·129·



文艺理论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由于西方文明的渗
透，各种西方的新兴事物蜂拥而入，如雪白光亮的

灯光设备、风驰电掣的新式马车、鳞次栉比的番菜
馆、标新立异的西方服饰，观者如潮的西式赛马
会，开风气之先的新式教育、出版业，以及让国人
倍感陌生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等等。不仅如
此，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广州、上
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人口流动频繁，传统都市中

那种自足性的、相对静止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市民
的生活更趋于商业化、大众化，趋利的心态更为直
接。例如在古代小说中常见到的青楼题材，在近
代小说城市书写中仍然火热，出现了《九尾龟》、
《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等诸多狭邪小说，
但是这些作品与古代相较变化也是明显的，青楼

消费由主要面向士大夫群体的诗酒酬唱，变为主

要面向商人、中下层官吏和知识分子。这里已不
再有唐传奇宋话本等传统小说中的那种才子佳人

两情相悦的浪漫，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职业化、商业
化，在上海甚至很多的生意都是直接在高档青楼

谈成的，充分说明青楼中传统优雅韵味的消失，日

益走向金钱和肉欲交易。
其次是近代都市公共空间的开拓。由于人口

的急剧膨胀、流动频繁，加之来源复杂，习称之为
五方杂处，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社会。传统
城市的那种分散性、静止性发生改变，与之发展相
适应的是，近代城市公共城市空间得到极大的开

拓，最典型的莫过于上海，当时的张园、徐园、城隍
庙、龙华寺等都成为著名的公共场所。市民逐渐
习惯像西人那样去公园游玩，在一些传统的民俗

节日，许多活动都在这些地方开展，在《新上海》、
《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中写到的上
海城隍庙、龙华寺的宗教活动，以及元宵、七夕等
节日在张园看焰火，重阳节到徐园观赏菊花等等，

这些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起点。
再次，都市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模式，朝着现

代化的方向迈进。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行政管
理中，其核心是朝廷的官僚机构，日常事务由朝廷

派遣的官员来主持，治理辖区内的百姓，征收钱粮

和实施教化等。但是这种模式在近代同样被打
破，当时的广州、上海都有洋人设立的租界，西人
在里面自己行使管辖权，清政府无权过问，形成实

质上的国中之国。这些租界发展迅速，尤其是上
海，其租界面积大幅扩张，洋人把自己本国的市政

管理方式搬了进来，使得租界的面貌发生很大的

改变，其影响逐渐推到整个城区。这些管理方式
对于传统的国人来说无疑很新鲜，例如当时上海

的消防号称甲于天下，在《十尾龟》、《海上繁华
梦》等小说中，作家都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对洋人
的救火设备进行详细的描述。其实西人的市政管
理远不止消防这一点，它是包含了从管理规章的

制定与实施、公共卫生设施的创建与完善、公共事
业方面的推进与发展等一系列的配套工程。正是
因为租界中城市行政功能的转变，使之获得了更

大的发展推动力，而老城区在比较中则显示出落

魄来。在《海上繁华梦》第十九回写老城区中也
是园的衰落:“这里也是园原算是城中一个名胜
之所，听得老辈中人说起，从前上海没有租界的时

候，那些秦楼楚馆，多开在城里头县桥左近，怎么

三多堂、五福堂的，很是热闹。每到荷花开放，就
有许多狎客，带着他们到这里来顽，仿佛目下张家

花园一般。自从红巾扰乱之后，有了洋场，这些堂
子慢慢的多搬到洋场上去，城里头遂没有了顽的

地方，这也是园也就没人到了”(海上漱石生
190)。此处虽然说的是老城区妓业的衰落，实际
上也是这里全面衰落的一个缩影。而租界却因为
采用新的市政管理，从而成为新生活的中心，也成

为近代生活方式的先导。

二、从传统市民到近代都市人:
近代小说城市主角的蜕变

在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官府行政。
在整个城市的人员构成中，享有特权的官宦士绅

阶层是城市的核心人群，其他的商贩、工役、仆佣
等虽然人数众多，却主要是为官宦士绅服务的从

属性群体。但是在近代以后，由于中国许多城市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广州、上
海为代表的一批开放港口城市，以近代工商业为

主体的近代经济职能的增长，使城市的经济内容、
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与之伴随而来的是一些
新兴的社会群体在这些城市中开始崛起，它在构

成上和传统市民阶层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拿上海

来说:“其中以买办和通事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从
事金融、商业和实业投资的资本家，以产业工人为
主体的诚实劳动者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

的职员和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传统市民阶层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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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的，他们既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也

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孙逊 10)。这种情
况在近代的广州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是类似的，说

明整个城市的人员构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

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近代化的结果，促进了城市主角从传统

市民到近代都市人的蜕变，而小说中直观地反映

了这种蜕变的情况。具体言之，小说描写的重心
开始转移，不再像古代小说那样，以传统市民作为

故事的主角，而是将更多目光聚焦在这些新兴的

都市群体上。内容上亦不再集中描写曲折离奇的
公案故事、才子佳人的恩爱缠绵以及市井细民的
发迹变泰等，而主要凸显的是新兴阶层在近代商

业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这些都是旧小说中所欠缺
或没有的内容，往下则直接开启了现代文学同类

题材创作的先声。
买办阶层是近代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人物。他

们是中国传统都市近代化转型期中产生的特殊阶

级，随着西方势力向中国的渗透而发展迅速。广
州早在十三行时代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买办阶

层，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

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地位迅速提升，在城

市社会领域内的作用更加突出。上海在开埠之
初，买办多由外地流入，其中尤其以广东来的居

多，王韬曾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通事
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8)。通事与买办是近代买办阶层的两种，当时
上海的多数洋行是从广州、香港分设过来的，买办
自然也跟随外国领事和洋行大班来到上海。随着
买办数量的不断增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容忽

视的力量，在广州、上海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扮
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这些买办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

文化，在中西方沟通中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他们懂得西方语言，能够更快地接受各种西方文

化，例如很多的买办开社会风气之先，物质生活上

全面西化，坐洋车、吃西餐、穿西装，可谓出尽风
头，自然地吸引了众多小说家的眼球。在《文明
小史》中，发财洋行里的康伯图华总办、美国律师
公馆里的翻译谈子英、姚文通老夫子等几人在万
年春番菜馆聚会，大谈中西饮食之异。而在《痴
人说梦记》中，写贾希仙的叔父子明在海关做翻
译，其住处尽显西化色彩:“希仙跟着那人到了上

头屋里，望见里面一色的外国桌椅，中间桌子上，

蒙着一块雪白的洋布，那老爷靠在外国皮躺椅上，

口中衔着一支吕宋烟，也不立起招呼，叫他在桌子

旁边坐了。煤气灯照着满屋雪亮”(旅生 355)。
不仅如此，买办阶层对于西人的精神文化也接受

很快，既包括看杂技、逛公园、看赛马会等娱乐方
式，也包括接受西人先进市政管理思想以及民主

平等自由的理念等，推进城市的近代化发展进程。
买办们对城市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方面

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在许多小说中，都写到买办
凭借自己与洋行的关系，利用种种特权和便利的

条件，从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例如《七载繁华
梦》中广州苏警诸供职的裕全山铺票公司无力上
缴朝廷规定的款子，被迫向洋行借贷，而在中间联

系的正是买办岑鹤轩，他所在的洋行有数百万的

资金供人来借，并且还规定多借者利息有优惠，

苏、岑两人趁机从利息中捞取好处。《黑籍冤魂》
中的吴瑞庵则是通过垄断鸦片生意发财。小说中
有关上海买办发财致富的途径更加多样，《新上
海》中写到一个大买办做房地产生意发财，竟然
创下了好几万幢房屋的产业。买办们的这第一桶
金可能充满了投机，有些甚至是饱含原始的罪恶，

不过当这些买办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开始投

入到实业中来，从而脱离原来的身份转而成为民

族资本家。在近代的广州与上海，买办们经营的
实业涉足了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等各个
领域，成为一股生机勃勃的新兴经济力量。另外，
由于他们熟悉西方经营方法和管理方式，所以在

推动城市商业近代化转型方面的作用亦很明显。
与买办阶层相比，小说中资产阶级这个群体

的情况更为复杂。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吸引了众多的富商绅宦投资其中，广州与上海两

地的民族工业逐步走向壮大，具有一定财产势力

的资产阶级应运而生。这个群体的来源十分广
泛，有从大买办直接转化而来的，也有的从工人积

聚资金而来，如小说《宦海》中的南海人陈连泰从
小家境贫寒，跑去香港机器厂当个小工，凭借聪明

才智，他掌握了制作新式机器的方法。在积累了
一定的资金后，他回到广州开了个大钟表机器店，

生意不断做大，成为优秀的民族资本家。还有些
则是从旧式绅商转化而来，如《黑籍冤魂》中的谢
子晋，一向在广东洋行里做生意，后来捐了一个知

县，在江苏接连任了几个大县，保举了江苏的候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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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因嗜好鸦片被参掉了功名。他虽然不再做
官，但是手中还是有些积蓄的，因此委派自己的女

婿吴仲勋去上海开办纱厂。《市声》中的华达泉
来自宁波，家中世代经商为业。又有棉纺厂领班
钱伯廉与申张洋行买办周仲和、华发铁厂老板范
慕蠡、茶栈张老四合股收购蚕茧。另有扬州府大
富豪李伯正，出身盐商之家，资产数千万金，开茧

行高价收购蚕茧，专与洋人做对，后又豪掷资金创

建机器织绸南北二厂，又相继建玻璃厂、造纸厂、
制糖公司。这些反映了资本家多源性的特征。
资产阶级在城市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资本家的投资覆
盖了商业、工业、银行、航运等多个经济领域，他们
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塑造着城

市社会，并推动整个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当然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于资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

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加之力量也还显得弱小，

使其无法真正独立地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

历史重任。在小说中也描绘了资产阶级开始登上
历史大舞台，在发展的过程中承受了来自中外腐

朽反动势力的双重阻碍，并在这种夹击下艰难地

发展。例如《市声》第一回写大巧就劝解华达泉
不要跟洋人斗:“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
吗? 杭州的胡雪岩，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 东翁，

你那本钱，及不来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

呢?”(姬文 14)。第三十五回写到的通瀛织布
厂，其规模亦不低，达到三百万股本，无奈其生产

数量虽多，却销路不畅，外洋的商品抢走了很大市

场，再加上很多外商都是直接办厂，利用自己的资

源优势来挤垮中国的企业。就连资产达到几千万
的李伯正的南北二厂都是连年折本，差不多支持

不下了。
近代都市生产方式的变更一头催生了资产阶

级，另一头则产生了工人阶级。在当时的广州与
上海这些发达的商业都会，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

壮大，至辛亥革命前夕，上海产业工人的规模已达

15 万人左右。他们大多数直接来自破产的农民、
手工业者和部分无业游民，大多文化程度比较低，

除了少部分人掌握了熟练的技术外，有许多人都

只能在工厂从事一些简单机械的工作，因此所得

的报酬就比较有限，小说中对这个群体的刻画，主

要是关注他们在繁华的商业都市中生存的艰难。
例如工人的薪水问题，这是小说中常有提及的内

容，近代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如《市声》
中的大巧，“从前做小工时，总算生意好，每月也
只弄到几吊钱呢”(姬文 15)。小说还写王阿大
所在的上海某纱厂，总办很苛刻，工价也非常低，

“上等的工价也不过块把洋钱一天。其余也有三
角的，两角的，一角的，都是自己吃饭”(姬文
25)。工人从早忙到晚才拿到可怜的一点工钱，
有时候还会遭到一些刻薄总办的克扣，如第十一

回写李伯正织绸北厂的总办陆桐山，故意诬蔑工

人只做半天的工，把他们的工资打个八折，引起了

工人的强烈抗议:“我们八点钟做工起，直到晚上
方歇，如何算是躲懒? 你何时看见我们只做半天

工?”(姬文 109)。可见工人劳动强度大，但是待
遇却非常差，有时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小说中
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就是城市贫民的写照。
在近代小说笔下的新兴势力中，还有倍受世

人关注的特殊群体，那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共

机构的职员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城市近代化
的产物，其人员分布广泛，层次多样，他们中既有

从旧式从业人员转化而来的老职工，也有接受了

新式教育的青年。作为新兴的市民群体，这些职
员和知识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

能，从事的职业涉及商业、金融、运输、教育以及行
政管理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海关、电报、邮局、新
式学校、洋行雇员等岗位，都是城市近代化之后全
新的职业。
由于求生手段的变化，都市中的职员群体已

经不同于旧式城市中的那些仆役角色，他们可以

自由地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职业，并根据其能力

取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很多人都注重自身的培训，

以此来提高谋生的能力。由于很多工作岗位都跟
洋人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在当时能否说外语、是否
熟悉西方文化就成了求职中重要的筹码。除了一
些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外，那些喝过洋墨水

的留学生成了很多单位的选择目标，这些人由于

身上强烈的西化色彩，其形象自然受到了中国文

人的广泛关注。为数不少的近代小说对这种新兴
群体有所提及和描绘，更有一些作品以留学生为

主要人物，对留学生的描写篇幅之多、之详细，是
前所未有的。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他们首先从
外形开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剪掉辫子，脱掉

长袍，穿上西装。思想方面，他们也渐渐不同于国
人，甚至有人信奉了基督教。由此可见，留学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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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更加提倡民主和自由，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转

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兴的留学生群体作为在近代小说中出现的

一种独特形象，体现出特有的文学史价值。首先，
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代表着中国初期留学生

群体的精神风貌，具有时代性特征。中国开始派
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是在清朝末年，这时留学生群

体刚刚形成，却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担负着

救国图强的重任。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带着时代的
烙印，近代小说恰恰客观描写了一群带有时代特

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物。
其次，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浓缩了社会上留

学生群体的映像，突出表现了这一群体最典型的

特点，所以具有群体典型性。近代小说中出现的
留学生都非常有自身的群体特色，而且这种特色

相对较为固定，无论是叱咤风云的中国革命领军

人物，还是颓靡腐败、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都有
其特有的行径和风貌，都呈现出留学生群体典型

的形态，从而组成典型的留学生形象。再次，近代
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具有文学开创性，这类新兴

的留学生形象，为后来“五四”时期大批描写留学
生形象的作品奠定了基础，是后期留学生文学的

开端。例如鲁迅《阿 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郁达
夫《沉沦》里的主人公等等，都是让读者印象深刻
的留学生形象，所以说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

具有文学开创性。
留学生形象产生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期，也是

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的时

期。他们作为出现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小说人物形
象，其身上又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内涵。总的来讲
有两个方面:其一，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

突。鸦片战争惨败之后，中国掀起向西方学习的
思潮。留学生是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先驱，他们
归国后，与周围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许多格格不

入的地方，这些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在晚清小

说中频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确实

存在的一种中西冲突状态。其二，反映了晚清时
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晚清科举制度被废除，
中国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突然没有了
出路，大批知识分子不知何去何从。当清政府组
织官派留学生出洋留学，中国知识分子仿佛找到

了实现自我价值、通向美好前程的大门，于是出现
了狂热的留学热潮。这时，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显

然已经不受用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科学知识的

各种新式学科。中国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时代的转
型，也进行了自身的转型。当然，在转型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形象，他们不学无术，生活腐

化，贪恋钱财禄位，就如《九尾龟》、《新上海》等小
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由此可见，转型期的知识分
子形象相当复杂，好坏掺杂。但无论是好的转变
还是坏的转变，这与先前的学者形象已有非常大

的差别。在近代小说中新出现的留学生形象深刻
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型，具有

了很高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州、上海等

城市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买办、资产阶级、
产业工人、公共职员等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群体开
始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地站在了时代舞台的大

中央，在社会生活中展示出巨大的力量。而近代
小说也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变化，完成了

故事主角由传统市民向近代都市人的蜕变。

三、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叙事形式的转换

中国古代都市长久以来基本延续着城乡一体

的传统格局，但是到了近代，上海、广州逐步实现
城市的现代化转型，这种长久稳定的模式被打破，

从而带来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
节奏飞速加快，社会人员迅速流动，整个都市呈现

出多变性、零散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新的都市生
存体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认知方式和思维

方式，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发生了显著变化。节
奏的加快让时间变得短促，而空间则变得更为宏

大，它瓦解了传统的线条式有序化时空观念，时间

蜕变成零散的片段，更多地以空间化的形式表达

出来。这种都市生活体验的变化以及都市空间特
征必然带来文学艺术的相应变革，近代小说作为

与都市生活密切关联的文学样式，采用一种以空

间为中心的新型叙事形式成为其创作的内在

诉求。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选择以空间为中心来讲述

故事成为普遍现象，这说明作家们在叙事形式上

实现了从注重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的转换，这是

对小说城市书写传统手法的一次重大变革。中国
古代传统小说注重时间维度，习惯于展示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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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等历时性因素，
但是随着近代都市空间体验、都市景观感觉进入
小说创作的视域，叙事的空间化成为许多作家建

构小说文本的共同选择。这种空间化结构模式，
它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时间化结构模式，是一种追

求反复与同一性特征、非线性发展的共时性结构。
在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海上花列传》中，作者

韩邦庆颇为自得于他的“穿插藏闪”之法:“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

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

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

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
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

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

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

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2)。这种
手法的实质就是让几组故事平行发展，穿插映带，

首尾呼应，构成脉络贯通、立体交叉的整体布局。
袁进先生在分析近代小说都市书写叙事形式的转

换时就认为韩邦庆所谓的“穿插藏闪”之法，正是
建立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的小说结构。该小说笔法
虽然由《儒林外史》脱化而来，但在结构形式上已
是相差悬殊。《儒林外史》是一种以时间为中心
的平面式“链式结构”，而《海上花列传》则是一种
完全以空间为中心的多线索立体型网状叙述结构

(袁行霈 陈进玉 446)。很显然，随着现代化都
市中空间的扩展和生活的复杂化，以空间化为中

心的小说结构更能适应现代都市社会生活。
《海上花列传》中的创作实践证明，叙事的空
间化已经开始成为近代小说自觉的艺术追求，并

汇聚成一股新的创作潮流。而叙事的空间化成为
小说叙述方式的构成主体，它的变化又必然会带

动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角度等方面的革新。陈
平原在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时归纳说: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
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

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中国”
4)。这种叙事模式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其总体变
化却很小。不过到了近代，这种传统的模式受到
了严峻的挑战，以时间为中心的连贯叙述不再一

枝独秀，逐渐转化为以空间为中心的叙事形式，而

且这种转化同时还促进了近代小说中城市书写在

叙事形式上的连锁变化。

首先是叙事结构上对于故事情节的淡化。传
统小说作为一种“讲述”艺术，侧重情节变化是其
重要特征，但是在近代出现的一些小说开始有所

变化，它们在结构上并不一味地以情节为中心，而

是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例如吴趼人的《上海游骖
录》，作者写游历上海的见闻，中间却借助笔下人
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不管是对于中国

的经济问题，还是有关维新派与革命派论争，都是

长篇大段式的讨论，大大弱化了故事情节。这样
的结构在艺术上当然难说成功，但是它的探索与

改变却也是客观的事实。还有更多小说是在情节
结构上有意地强调空间变化，对时间则做了淡化

处理。小说叙事往往以一个个空间场面的切换代
替了传统小说叙事的连续性，情节分散成多个片

段。小说空间化的结构模式还体现在小说开始追
求运动感，由对时间逻辑关系的关注转为对空间

场景变化的关注，这些小说的情节转化主要依从

空间场景的转移而不是线性的时间持续。例如小
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大量笔触伸向大
上海的各个角落，作者将情节的发展系于都市内

空间的移动，这使得小说的空间感大大增强。
近代还有许多以上海大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小

说，作者创作的重点已不在强调情节的变化离奇，

而是更着意于揭示小说的都市生活背景。这些小
说大都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单一情节中心，而是

由众多情节单元构成，每个情节单元相对独立地

表达着各自的内容。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没有情节上的环环相扣，而是经常在大故事中

套着小故事，整个节奏比较自由松散。同样在
《九尾狐》、《海上繁华梦》等为代表的一批上海狭
邪小说中，通过林黛玉、胡宝玉、张玉书、陆兰芬等
一批妓女，把上海十里洋场“妓馆之多甲天下”的
情况揭示出来。这些小说的情节大大淡化，但是
对于妓女这个群体日常生活的描画却具有充足的

史料价值，客观上反映出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
“一品香”等番菜馆的涌现、彩票的发行、跑马会
的喧嚣、万国珍珠会的主办、张园的开园游艺及其
热闹，这些背景内容都是小说的重点。类似的还
有陆士谔的小说《新上海》，学者们认为这是他写
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社会小说”，套用他
的夫人李友琴在该书序中所说的:“此编于上海
之社会、上海之风俗、上海之新事业、上海之新人
物，以及大人先生之种种举动”，“竭力描写，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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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致”(陆士谔 1)。显然在小说中嬉笑怒骂地讽
刺各种时事怪现状是其主要目的，并不以故事情

节的曲折取胜。
其次在叙事角度上更加灵活多变。古代小说

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通常也称之为上帝

视角，有学者评价曰:“这种叙事方式还是保留了
古代‘说书人’讲述故事的痕迹，它可以自由地介
绍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的生活经历，也可以不受

任何限制地描写广阔的生活场景，剖析人物的心

理活动”(郭延礼 55)。但在近代以来，受到翻译
小说的影响，一些都市小说在叙事角度上开始突

破说书体小说以第三人称叙事的单一格局，尝试

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艺术上可能还显得不够

成熟，但毕竟带着向现代小说转变的色彩。例如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以“我”(九死一生)的
经历和见闻为线索来组织故事，写到了上海、广州
等都市中商人、买办、赌棍、讼师、道士、江湖医生、
诗人才子、斗方名士、人口贩子等形形色色的人，
以及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各种怪事，凸显出官场

腐朽昏暗、社会道德败坏的现状。另外在《冷眼
观》中也通过“我”的眼睛，对上海租界中骗术风
行、官商勾结以及洋人蛮横等情况有所揭露。这
种叙事人称上的改变可以让读者觉得小说中写到

的故事更加真实。此外在近代小说中采用第一人
称的叙事角度，还出现了一些灵活多变的样式。
例如自传体、日记体、书信体等这些以特殊的第一
人称叙事的小说，开始突破以往按情节发展叙述

故事的线性模式，选择按照人物内心的变化来组

织情节，凸显都市中人物复杂的情感。可以说这
些尝试让近代都市小说在叙事角度上有了更多的

选择，而且这些探索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

的启发作用，例如到了现代文学中丁玲创作的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心理描写细腻而著称，在
艺术技法的使用上就更加纯熟了。
在近代小说城市书写中还尝试使用第三人称

限制叙事。它跟我们古代习惯的第三人称全知叙
事有所差异，是在借鉴西方小说的一人一事贯穿

始终的布局技巧的基础上，运用中国传统的笔法，

尽量把故事纳入主人公的视野之内，由此形成近

代小说家独特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典型的如小
说《上海游骖录》中，写湖南书生辜望延被诬为革
命党，弄得家败人亡，孤身走上海，小说因此就从

他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当时上海滩的真实情状。

如何评价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小说史意义，

正如有学者在评价“小说界革命”口号下产生的
这批“新小说”时所说:“这一代作家没有留下特
别值得夸耀的艺术珍品，其主要贡献是继往开来、
衔接古今。值得庆慰的是，谁要是想探讨中国现
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域外小说
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嬗变的内部机

制，都很难绕开这一代人”(陈平原，“二十世纪”
23)。我们对于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近代小说
城市书写的小说史意义也应作如是观。这些小说
可能总体艺术成就并不算顶尖，但作为承前启后

的一段，它们在城市书写由传统轨道向现代化迈

进的过程中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的理

论探讨和创作实践都在现代都市小说中得到了延

续，这就是它的小说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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